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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斥和污名化对个人和社会身份的影响 
 



              皮埃尔-塔普 1 

  

 

简介 
  

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中，对于科学解释与对情况和研究对象的主观理解之间的

困难衔接，一直存在着方法论的争论。我一直为这种衔接的必要性辩护，它迫使我们

一方面在个人或集体的生活故事和案例研究之间徘徊，另一方面在大样本的严格和可

量化的研究之间徘徊。  

但是否有可能将可识别的人群定义为 "被排斥"？  

这是因为社会身份的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可识别的归属类别，并伴有限定词。我想在此

表明，有必要分析排斥，既作为一种客观现实，也作为一种经验感受，在其与多种集

体身份和个人身份的复杂关系中进行分析。但是，正如我在里尔的口头报告中所做的

那样，我将从我描述为 "质疑 

"的遭遇开始与你们进行反思，无论是从个人角度还是从理论角度，都是关于一个无家

可归者的身份和我自己与排斥和污名化有关的身份。  

 

一次 "问询 "会议  
 

今天是2005年3月24日星期四。从帕米尔出发，我必须去图卢兹参加一个关于罗杰疗法

的宣传会议2（晚上，在Naissance à 

l'écoute中心），并参加亚历山德拉的论文答辩（第二天）。我想坐火车，但计划坐公

共汽车到Auterive站（30公里；20分钟），在那里我们将坐火车到图卢兹。很拥挤，我

坐在靠窗的一侧，我的右边有一个空位，在走廊一侧。我看到一个男人来到这里，"无

家可归式"（！），显然是喝醉了。在远处，他用手指着我的方向，喊道："我要到老

头子旁边去"！他说："我想去。(3他在我身边重重地坐下来，盯着我......我也这样做！

）。我也是这样做的！--（他）L. 

"老人......我尊重他们，"他说，抚摸着我外套的衣襟......你是谁？你的种族？"4他说，仔

细地看着他将称之为我的 "文件夹 "或 "包"（公文包）的东西...... 

"用你的皮文件夹，你是谁？"当然，这种粗暴的入侵一开始让我感到不舒服......不过，

我想到了治疗中的罗杰态度（移情、同理心、无条件的积极性），但在这种情况下，

这并不明显以人为中心，倾听他们的心声，即使他们以警察的模式质问我。- L. 

(他)你有一张好脸!- M. (我)就像圣诞节的父亲!他生气了......我甚至觉得他要打我。- L. 

不，别管圣诞老人了（我不相信！）!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今天早上做了什么？我决

 
1图卢兹大学Le 

Mirail心理学荣誉教授，欧洲行为和机构研究中心（CEICI，葡萄牙科英布拉）的共同创始人。培养研究

中心（CNAM，巴黎）成员 官方网站：www.pierretap.com。 
2 我是一名罗杰治疗师（职业身份）这一事实在我的个人身份定位中当然有重要的地位，而且我更会发

现自己在这段关系中被质疑，我在这里叙述的是这段关系的入侵。 
3我应该指出，他可以选择车上的几个免费座位。他为什么选择 

"坐在老人身边"？我想是因为我在看着他，而我们通常倾向于把头低下，不看无家可归者的脸？ 
4社会阶层、职业等因此被称为 "种族"。他后来又回到了 

"种族"（社会和文化差异）。我的反应是说我不同意。"我是反种族主义者......我们都是平等的。他同意

了，但对自己被他的矛盾所 "愚弄 

"感到后悔（"好吧，去他妈的！他抓住了我！"），这证明他正在经历一场战斗的局面......。 



定回答他，并进行一次真正的对话......--M. 我读了--L. 你读了什么？- M. 

一篇关于残疾人、盲人和聋哑人的论文......--L. 

啊，一个老师！......你的包里有什么......打开你的包！"。(我内心微笑，认为他要我 

"清空我的袋子"，说出我是什么的一切！)。被的定义由有：脸、身体、毛巾......）。- 

M. 我的包里有亚历山德拉的论文，明天将在图卢兹进行答辩 ....- L. 

啊！打开你的包，给我看看论文！"。我打开袋子，拿出论文，给他看......他的态度变

了，好像我的回答是对他有信心的表现。他仔细朗读了标题 

"感官障碍青少年的心理体验：听力和视力障碍青少年的自尊、融入感、压力、应对策

略和自我定位"......他在 "心理 "和 "应对 

"两个词上停了下来，但没有提出任何问题。然后他读出了 "陪审团成员"。- L. 

"但那时，你是一个法官"。我向他解释，并不是所有的陪审团都是 "司法 "的!- L. 

这很好......封面很漂亮5，但重要的是下面的内容!他翻开论文，两次假装把它还给我，

然后又把它收回来（似乎在试探我的信心：这个珍贵的东西我可以从你那里偷走...）。

最后他满意地把它还给了我......我把论文放回公文包有些困难；他察觉到我的颤抖。- 

L. 等等，我帮你......别怕我！我是你的朋友。- 

我从小就一直在发抖......这和你没有关系！"。然后他问我关于我的残疾和它的起源，

然后又问我自己的起源。- 

我尊重老人，因为他们经历了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你参加过抵抗运动吗？- M. 

不，战争期间我还是个孩子。L. 你杀了人吗？- M. 没有 - L. 

我做了......（接着是结结巴巴的句子和沉默）（......） - L. 你叫什么名字？- 皮埃尔先生 

- L. 

好吧，皮埃尔先生，你很好。让我们握手言和。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他四次提出这

种交流仪式；但第五次他伸出食指，要我用食指触摸它......第二天我才明白这个手势的

含义，与论文的封面和亚当的创造有关（见注5）。握手是对一项协议或类似情况的点

睛之笔。- L. 你有女朋友吗？- M. 不，我一个人住 - L. 

我也是!(握手！）......你有过吗？- M. 是的，但我已经离婚了。- L. 

我也是!(你打了她吗？- M. 不！L. 我做了！(不要用爪子抓！) - L. 

你对她做了什么？他将自尊与他所问的问题联系起来：--

"这是个好问题，不是吗？有几次，他谈到了自己，与他的问题没有任何联系。但这些

问题是评价他自己的一种方式，并测试他能对我的信任。例如，我了解到，他来自安

道尔，在那里他买了香烟在法国销售。因此，他觉得自己想抽烟，尽管巴士上禁止抽

烟。我向他指出了这一点。他没有理会，点燃了他的香烟。司机提醒我，吸烟是被禁

止的。"十五分钟都离不开它，这有点太丰富了"。然后，我的提问者用他的拇指甲压

灭了他的香烟！我的提问者在他的拇指甲上压灭了香烟。几秒钟后，他听到一阵手机

铃声。他转身对年轻人说："如果有人问起我，你就说我不在这里！"。- L. 

所以你是一个精神病学家？- M. 不，我是一个心理学家。- L. 

啊，这很适合我!但你是弗洛伊德式的还是拉康式的？- M. 也不是，我是罗杰"- L. 

那是谁，罗杰（Rogé）？- M.诺，罗杰斯（Rodgersse），卡尔-

罗杰斯，他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疗法。- L. 写下他的名字!- M. 

我没有任何纸。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油纸，有四张邮票那么大。我在上面写了卡尔-

罗杰斯6。他满意地把报纸装进口袋，对我说。- L. 

 
5应该指出的是，封面上的背景图像代表了上帝的手和亚当的手，象征着米开朗基罗的作品 

"创造亚当"。- 
6我写的是卡尔而不是卡尔，这表明我并不是完全平静的！我的意思是说，我并没有完全平静。 



对我来说很重要，你刚才所做的...........--L. 

在治疗中，会发生一个人从你所说的话中改变？- M. 

可能是，但我们很少知道......或者是二十年后！"。但重要的是人自己发现的东西。- L. 

那治疗师可以改变吗？- M. 

当然，他也参与其中。他开始非常用力地敲打毛巾的顶部（到了伤害手指的程度），

并说。- L. "那里面有很多东西！"。- 

我喜欢诗歌......Nerval......Baudelaire......那么你最喜欢的诗人是谁？- M. 

这些天，杜贝莱，因为他写道："快乐的人，像尤利西斯一样，进行了一次美丽的旅行

，然后满载而归，有理由在他的余生中生活在自己的人民中间"7，这与我的关注点（作

为一个退休人员！）很相符......--L. 

啊，是的，杜贝莱，一个中世纪的诗人...我还想提出一句话："你必须经历过内心的混

乱，才能以流星之美看待生活"8（他将这句话与尼采联系起来）。现在，你想要什么？

- M. 我必须要做胆囊手术。我希望它能顺利进行!- 

好吧，我现在就不问了......但你应该少吃点富含的东西！"我说。他不会说他喜欢什么

，因为我们到达了奥特雷夫车站。在下车之前，他提出要亲吻我。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他下车后去和站长说话。我上了火车。当我在走廊上经过时，他看到我并说 

"是你吗？(仿佛是为了说服自己，他没有梦到我们的对话！），"是的"。然后他转向附

近的两个旅客说："你们认出了他，是他！"。他是我的导师!这整个场景持续了不到20

分钟!但它是剧院还是电影院？在这20分钟里，那个我不知道名字、姓氏和绰号的提问

者设法与我交谈，获得了很多关于我的信息，并透露了关于他自己的最低信息。然而...

...我感觉到他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不得不说，从我决定 "说真话 

"的那一刻起，我再也闻不到他身上的酒味，再也看不到他脸上的伤痕，我专注于他的

眼睛，流动而有活力。事后，我对自己说，那20分钟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短的一次治疗...

...是以人为本的，没错，但哪一个？我自己的？当然是他的？也许，两者都是？毋庸置

疑!显然，这段对话没有任何罗杰式的内容，也没有任何治疗性的内容......然而......对两

位主人公来说都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情。  

 

 

 

 

个人参与研究对象的影响  
 

在本次会议结束时，我想澄清几点，这对理解这个故事和我讲述这个故事的非常复杂

的方式至关重要。 

   1.我显然被这次意外的遭遇所 

"标记"，因为在同一时间，我自己的一个儿子消失了几个月，只有在寒冷的天气到来

时才重新出现，并告诉我们他如何在巴黎过着无家可归的生活......在他四十岁生日后离

开9和圣诞节回来之间。  

 
7经过核实：杜贝莱不仅是在谈论尤利西斯，也在谈论征服金羊毛的杰森。他说 

"住在父母中间......"，而不是 

"住在自己人中间"。这些对我来说是重大的错误和遗漏!我刚刚回到了我童年的城市生活。 
8我不知道这个参考，也没有去查。但一位葡萄牙同事向我指出，尼采刻在里斯本地铁站的一句话是："

需要大量的（内心）混乱才能诞生一颗流星"。 
9......周年纪念伴随着由多种压力引起的自我隔离，但这些压力与经济和财政需求无关 



   2.我立即把这个 "公共汽车的故事 

"告诉了我所有的亲戚，这对我自己的叙事身份有强烈的体验10。然后我有机会观察记

忆效果的重要性。我的故事随着每一次新的 "叙述 

"和某些部分的对话回到我身边而得以完成。  

   

3.这就是我决定写作的原因，同时也是为了讲述和发表我私人生活的这部分内容，这部

分内容受到了未知提问者的强烈质疑。对每个研究者来说，"自我是可恨的"，然而它

必然会介入到选择和对待研究对象的方式中。否认这些隐含的、往往是自愿隐藏或伪

装的影响，并不能改变其现实。如果读者对我的做法感到震惊，我表示歉意，但正如P

augam正确指出的那样，为了理解排斥或社会不合格的工作过程，必须让两个主要方面

发挥作用。 

 

* 在宏观社会学层面，与这些现象相关的集体和社会表述，促进了被视为 

"穷人"、"不稳定 "或 "被排斥 "的人的（身份）"类别 

"的阐述。这些分类过程是通过社会援助机构、社会干预的制度形式（公共或私人）来

构建的。 11 

* 

在微观社会学层面上12，我们必须考虑到人口（个人）赋予他们生活经验的意义，他们

对那些认为和指定他们为 "被排斥 

"的人所采取的行为，以及他们在所面临的不同情况下形成的适应模式（Paugam, 2002, 

2001, 1996, 

1993）。(这些话也适用于研究者本人，他并不是一个无党派或无感情的机器）。 

 

我完全赞同这种二维性，因为我也赞同卡斯特尔的观点，他将工人在劳动分工中的地

位与同一人在社会性网络中的参与这一轴线进行了对比（卡斯特尔，2001，1995，199

1）。但在我看来，主要的问题是，这些维度以及这些轴线可以被认为和/或体验为积极

的或消极的：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和友谊，意义和行为被认为和体验为合法或不合法

的。当我们谈到体育领域的取消资格时，只要运动员没有遵守他或她的运动的运作规

则，就会被排除在外。 

应该指出的是，社会排斥并不是指自我取消资格，尽管这种过程确实存在。就脱离关

系而言，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对协会、工会或政党来说很重要的术语。加入意味着

外部压力（从友好的压力到改变信仰）和内部决定（同意将自己投入到一个集体事业

中，这个事业超越了自己，而且自己也相信它）。相反，脱离关系可以是一个外部决

定（排斥、逐出教会等）和/或一个内部决定（不续签合同或卡片，自愿脱离）。从这

几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二维的东西要阐述：一个是正面和负面的对立，一

个是引入决定的地方，由内部或外部控制。当然，其他维度使这种简单的13表述变得复

 
10  我曾在 "身份与排斥 "一文中讨论过Paul Ricoeur(1990)所提出的叙述性身份概念的重要性(Tap, 2005, 

pp.60-62)。 
11根据经验，我想说这些干预措施并不限于社会援助服务（社会援助、财政援助、RMI管理等）。它们

还涉及警察、医疗（萨穆、急救服务、精神病院）、银行（封锁账户、银行排斥）、司法、地方（市政

厅）等。 
12这个层次恰恰与我所说的 "生物-心理-社会 "层次相吻合。但我的言论并不意味着是争论性的! 
13我不说简单化，因为亨利-瓦隆对儿童的成对思维（白-黑、昼-夜、右-

左等）进行了很好的分析（1945年），这当然要克服，但不能污名化，除非它不是用于歧视-

区别（意味着尊重差异），而是用于歧视-

污名化（种族主义等）！我认为这是对的。(请注意，知觉上的颜色歧视不是污名化的，种族歧视才是）



杂。例如，被排斥者的活动和被动之间的对立，意识和转换行为（停止吸烟等）的困

难之间的对立。从融合到排斥：从文字到人......的痛苦。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正经历着

经济困难，面临着失业和生活条件的恶化。这些困难会因为身份的污名化而变得更加

复杂。身份概念本身所包含的稳定性和统一感变得不可能。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与普

遍的受害动态有关14；它们扩散到不同的生活环境以及个人的各种活动中。  

因此，研究排斥的影响与个人经历、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以及改变或加强文化价值有

关，是合理的。对这些影响的关注贯穿了所有的人文科学，涉及社会生活的所有部门

，特别是与工作、健康和教育有关的部门。排斥被认为是不公正的虐待。重要的是要

知道是否真的在与它的影响作斗争，以及相反的凝聚力、插入或整合过程是否在相应

地进展。当我们分析凝聚力、插入和融合这些概念的使用方式时，不仅在关于排斥的

研究文献中，而且在政府、政党或协会的官方讲话和文件中，都应该找到实地的解决

方案，那么，对于所涉及的过程是否有任何共识是值得怀疑的，更不用说避免排斥的

手段及其影响。然而，所提到的概念是指导当权者和他们所经营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政

治机构的话语体系的一部分，是代表和价值观的一部分。但他们也隐含地活跃在编织

每个公民的个人和关系存在的决定和行为中。例如，我们注意到，"插入 

"一词基本上是与职业界联系在一起的，而 "融入 

"一词则几乎只用于与移民有关。至于已经成为时尚15一词，作者很少说明其含义，似

乎它是不言自明的。因此，必须提出足够明确和有区别的定义。如果我们参考自Lewin

（1972）以来心理社会学家的工作，凝聚力 

"是吸引或维持团体中每个成员的一组力量"16。但Cartwright和Zander（1968）明确指出

，相互依赖性越强，群体中的观点就越倾向于同质化，偏差和偏离就越被认可。在凝

聚力方面，群体优先于个人，以至于后者必须放弃自己的特性，致力于遵守和达成共

识。当然，凝聚力是不能被命令的。它只能是在进步的力量（包括但不与生产的力量

相混淆）瓦解时，对（集团的）维护功能进行工作的结果。 17 

插入的概念意味着融入一个地区，投资于一个集体空间的想法。被插入的系统在宿主

系统中占有一个位置，一个位置。它是 

"嵌入的"、"夹层的"，但仍然有明显的区别。它并不与整体融合。例如，书中的插页不

是它的一部分；它可以被删除。最后，整合的概念，正如其词源所示，意味着统一性

、完整性、整体性的概念。如果子系统（群体或个人）之间的衔接和功能上的相互依

赖有 

"发挥"，有灵活性，那么这个系统就是综合的；这些子系统中的每一个都保持着有区

别的身份、地位和功能。因此，真正的融合既不能与同化（子系统不再有区别）相混

淆，也不能与个人主义或宗派的区别（子系统之间不再有充分的衔接，主张优先于融

合）相混淆。融合显然与排斥相反，因为它意味着欢迎新成员的可能性，新成员将能

够建立联系并管理与旧成员有关的职能。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融合一词被用于接收移

 
。语言在融合-排斥-

凝聚的动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取决于语言、行动、意识和价值观的肯定之间的联系。 
14在Connexion（2005）的文章中，我回顾了这种受害过程的集体和个人重要性及其对行为的影响。 
15关于时髦的概念，如复原力、项目、凝聚力等，我们注意到，它们的出现恰恰对应着人们和机构的日

常活动被认为是异化的时刻，当我们日复一日地生活，没有预期或项目，当我们想象解决方案以摆脱重

复出现的难以忍受的情况。因此，时尚似乎是对抗这种异化的有用策略：乌托邦、梦想和想象中的解决

方案有时可以让人重拾希望，并通过它获得个人或集体实现 "突破 "的手段。 
16Germaine de Montmollin, 1977, p. 154 note 
17维持的力量是指团体用来解决冲突，引入谈判和调解，并保持实现共同项目所需的凝聚力。为了采取

行动，该团体动员了进步的力量，然后由维持的力量来接管。 



民，但理论上它适用于所有内部团体和机构（家庭、学校、公司、邻里、地区、国家

）。因此，灵活性是综合系统的特点之一。在个人层面上，它可以被定义为个人制定

新策略的能力，如果旧的策略已经变得无效、不相关或危险，就放弃这些策略，这将

有利于良好的适应。这种适应性的灵活性意味着有能力做出让步，以最好的方式管理

相互矛盾的需求。  

 

排斥是一种消极的动力  
 

但是，让我们来谈谈排斥的问题本身。卡斯特尔认为，这个词涵盖18大量具有异质性特

征的人：无家可归者、长期失业者、残疾人、郊区的年轻人。Paugam则认为，在Durkh

eimian的意义上，排斥一词是一个前概念，它既模糊又含糊。但他也把它说成是一个概

念-

视野，因为排斥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社会化的失败，分析不平等的再生产及其局限

性，更好地界定社会关系的松动及其后果，并最终明确身份危机的侵入。19但这两位作

者强调了社会判断在排斥的定义中的重要性。Paugam说的是社会不合格20，Castel说的

是社会无效21。人们并没有真正被排除在社会之外，但他们被消极地归类（污名化），

并在达到实际的边缘化之前，经历了脆弱-不稳定和脱离关系（Castel）或脆弱-援助-

依赖的复杂过程（Paugam）。即使是那些与社会服务断绝关系的无家可归者，仍然处

于拉客、乞讨和对路人采取不同行为的地位（参见无家可归的乞丐和他们与无家可归

者的冲突）。无家可归者的生活可能是艰难的，正如一个无家可归者网站上的一个人

所说："你永远不会偶然地流落到街头。之前总是有一段非常长的历史，有时可以追溯

到童年。简而言之，假设有一天，你肩上的压力达到了崩溃的边缘。而你却打破了。

在那一天，你周围的人，看到你不再存在而感到担心或松了一口气，不知道你会变成

什么样子。你走吧。漫无目的。免费。无比自由。原本压在你身上的重量一下子消失

了......它在你的脑子里汩汩流淌。你知道你不会再回去了。你走的每一步都让你离你的

过去更远，你在每个角落都留下了一箱箱的记忆。你不知道你会变成什么样子，这让

你发笑。在几个小时内。因为那样的话，就越来越不好笑了。宽限期的状态持续到你

花掉你还有的钱为止，最多几天。然后，很快地，反弹变得更加猛烈，因为它被推迟

了。这时，退出游戏的诱惑可能变得很强烈。你可以自杀，这样做的缺点是不可逆转

。你可以用酒精、毒品和/或或多或少的致幻剂分子更缓慢地结束自己。它能持续多久

就持续多久，当它泄气的时候，就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恢复了。你终于可以把几样东西

塞进袋子的底部，然后跟着你的脚步走。欢迎加入俱乐部"22。正如精神病学专业人员

（医生和社会工作者）以及例如ORSPERE团队所显示的那样23，医院和诊所现在越来

越多地面临着一个与排斥和心理痛苦相关的新主题。非典型的、痛苦的、去社会化的

和不稳定的病人正以越来越多的数量到来...... 

"在现有的整合机制中，这些机制被证明是无效的。多年来，已经实施的社会融合政策

在面对排斥时显示出其局限性。作为一个心理健康问题，这种社会心理困扰让人对公

 
18  卡斯特尔，2001年，辩论第一部分第2页 
19  波加姆（2002年，2001年，1996年） 
20  参见他的论文《社会不合格：关于新贫困的论文》一书，2002年，PUF出版社，Quadrige。 
2120 在CNDP组织的辩论中提到的，参见Castel (2001)。 
22我没有找到这个网站的互联网参考资料，但网络上的证词成倍增加，更不用说 "堂吉诃德的孩子 

"的行动......和他们的幽默...... "桑丘-潘萨，回来吧......堂吉诃德来了！"......准备再次与风车作战 
23参照由Jean Furtos负责（或曾经负责）的ORSPERE网站：http://www.ch-le-vinatier. 

fr/ORSPERE/publications/sante-mental-exclusion.htm 



共精神病系统产生怀疑。它还揭示了一个新的精神病理痛苦领域的出现，而通常的精

神病学和心理治疗的做法被证明是不可行的。这种心理病理和社会心理上的痛苦不可

避免地会跨越身份。无家可归的人90%是男性。文化差异以24不同方式影响移民和流亡

者的痛苦。身份也被疾病所质疑（Tap, Tarquinio and Sordes-Ader (2002)等）。  

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做出两个重要的假设。 

- 首先可以从前面的评论中推断出：越来越多的人处于困难的境地，不管这种境地的

来源是什么，他们感到社会和心理的萎靡不振，他们面临着一种苦恼，一种与 

"断裂和排斥过程的持久性，无论是在个人还是集体层面 

"有关的社会心理痛苦，并导致 "失败的显著恒定" 25 

- 第二个假设与以下事实有关，即排斥的概念引入了对社会及其机构的批判性判断，

这些机构没有能力管理社会凝聚力和促进其成员的融合。  

排斥的概念最初仅限于极端贫困，但今天它被扩展到包括不稳定的情况：经济不安全

、婚姻和家庭不稳定、难以管理焦虑和压力、难以适应流动性、变化、限制或压力。

这不是一个在这里（公共当局、全球化、学校或公司）或在那里（弱势人群）唤起责

任的问题。为了理解身份和排斥之间的联系和冲突，我们需要引入中介概念，假设存

在一些过程，可以解释规定和没有规定、断裂和避免或管理它们的策略。我想到的有

：社会性和关系网络，合法化和授权机制，一个人赋予自己的经验以意义的方式，一

个人选择对自己重要的隶属关系的方式，或者阻止自己选择隶属关系的疏远，以及与

这些隶属关系相关的活动。卡斯特尔提出的与排斥有关的脱离概念不26应导致我们忘

记，人可能会经历职业上的脱离（失业、被放在衣柜里等），但在其他地方找到补偿

性或再生性的归属，或者仅仅是替代性的归属。的确，正如Paugam提醒我们的那样，

"统计数字证明，经济上的排斥伴随着社交能力的丧失和对社区生活的参与减少"27。但

是，受薪工人的理想化形象和工作的准神圣价值不再流行也是事实。然而，我仍然认

为，根据罗杰斯所珍视的表达方式，工作仍然可以作为一种最佳体验发挥作用，并且

今天被那些发展积极心理学的人所接受（当然，这是与实证主义心理学相反的！）。

我相信，呼吁他们更好地了解生活在困难环境中的人们的真实经历是有益的。 28 

 

 

对困难情况恢复更积极的看法  
 

积极心理学努力分析即使在困难的情况下也能获得乐观、快乐和幸福的条件。在罗杰

斯和他的书 "La relation d'aide et la 

psychothérapie"（2005年，ESF）之后，我们可以提到西岑特米哈伊和他的流动理论（

1990年），翻译成法语的标题是："Vivre, la psychologie du 

 
24  关于这一主题，请参见Kaës和其他作者的优秀作品：Différences culturelles et souffrances de 

l'identité（1998）。也可参考本书中跨文化领域的许多贡献者。 
25根据拉撒路报告 "Les souffrances qu'on ne peut plus 

cacher"（无法再隐藏的痛苦），RMI的部际代表团认为，这种痛苦当然涉及生活在极不稳定的情况下的

人们，但它也发生在儿童和青少年在家庭和学校环境中的社会化困难中。它们存在于家庭、学校和城市

暴力的兴起，以及护理机构中。就成年人而言，他们建立关系的能力大大减弱，这本身就与对自己的不

投资和对公共领域的恐惧有关。在接受长期援助的人中，被鉴定为心理症状的数量有所增加。由于这一

切，"心理医生 

"越来越难以区分被排斥者的病症和被正式承认的精神病患者的病症（根据ORSPERE的文章）。 
26  Castel (1999) Les métamorphoses de la question sociale: une chronique du salariat Paris Gallimard 
27  在CNDP组织的辩论中提到的，见Paugam (2001) 
28  特别是见Mihali Csikzentmihaly（2004）的开创性工作。 



bonheur"（2004）。未被翻译但重要的美国作家和作品有：阿盖尔（2001）、彼得森

和塞利格曼（2004）、斯奈德、洛佩兹（2001）、吉勒姆（2000）和西班牙语的维拉-

波塞克（2006）。有趣的是，马丁-

塞利格曼（1995年，1998年，2002年），积极心理学的领导者之一，多年来一直是他

所谓的 "习得性无助 

"研究的全球推动者（见1974年）。这种早期的研究无疑对理解抑郁症过程很有帮助，

但马丁-

塞利格曼转向理解人类发展的积极动力，特别是从乐观、幸福和福祉出发，是抵制普

遍存在的受害/攻击行为，并提出更多人文和人道主义干预措施的重要部分。  

 

"无论是否被排斥......他们都想生存！"。  
 

正如Sébastien 

Schehr（1999年，2001年）正确指出的那样，生活并不局限于工作......如果一个人失去

了工作，他还是必须继续生活......此外，困难可能来自于失业以外的东西，"疏远、脱

离、异议（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当不幸的事情成倍增加时，无法忍受的极限就会到来。正如其他地方提到的（
Tap, Tarquinio and Sordes-Ader, 

2002），压力事件的倍增（失业、疾病、婚姻破裂，但也包括行政程序和其他日常烦

恼）对人的应对方式起着重要作用。身份 

"变量，如社会出身、年龄、性别等，对幸福感的影响不大，特别是在青少年中。相反

，有关个人在过去两年中经历的日常困难和重大事件的性质和数量对幸福感的下降有

很大影响。主观幸福感水平的下降在两到三个事件之后往往会加速（Grob）29。这一

结果显然提醒我们，复原力有其局限性30；但它也提出了困难倍增的根源问题：它们

是不幸的巧合，是由个人引起的意外，并随着他的脆弱性的加剧而倍增，还是通过基

于对这个人的排斥和污名化的态度和行为而产生的社会影响？  

 

从生存到生活......或者说是对困难情况的积极管理。  
 

正如Schehr (1999, 2001)所说，"消极主题 

"一般与以下假设有关：无家可归者没有做他或她应该做的事情，以解决他或她的问题

，抵御他或她所面临的情况，也与他或她自己的破坏性部分作斗争。意识的演变和对

排斥原因复杂性的认识，使人们放弃了将受排斥者仅仅视为懒惰和反社会的形象。尽

管如此，（美国）"赢家 "和 "输家 

"之间的对立形象在大众的表述中仍然非常强烈。最初对 "无懈可击 

"的复原力的构想也是基于这种表述。"为了摆脱困境，你必须...... 

"采取行动，把注意力放在问题上，而不是放在它引发的情绪上，承担责任，等等。正

如舍尔所说，"我们只能通过一个典型的理想人物的眼睛来思考他人，一种生产主义自

我的理想......；（例如，我们应该）设法思考他人，失业者或不稳定的人，而不需要工

人模式的扭曲的镜子。但是，这不仅仅是一个表述的问题，正如我们在Paugam身上看

 
29  Grob, A. (1996) Enwicklung und regulation des subjektiven wohlbefindens (habilitation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Bern), 69p 
30关于复原力及其与排斥的联系，见Boris 

Cyrulnik的优秀作品（1999年，特别是2001年）。另见Tap（2005），Vinay，Esparbès-

Pistre和Tap（2000）。 



到的那样，我们必须考虑到意义、真实的行为，特别是人们在被排斥情况下的适应模

式。谢尔同意这一点，他建议承认所谓的 "不合格 "的能力，并承认他们有 "脱离关系 

"的权利。这也是Garnier-

Muller（2000，2001）在与无家可归者交谈后所主张的。她认为，"穷人从来不是被动

的，他们重新构建了社会融合的形式和非正式的等级制度......在不稳定的情况下生存的

前提是发明或重新组合社会联系"...... 

"我们的调查领域，远不是社会冷漠的地方，是一个充满泡沫的行为世界......。(穷人）

并没有沦落到依附于社会联系的碎片，他们有自己的社会化形式，尽管困难重重，但

却授权了除辞职以外的东西"......她还说："乞讨、小规模贩运是另一种组织和融入社会

和经济的方式"......这些人的存在方式非常不同。这些可以表现在生存的组织中，或表

现在 "轻微犯罪 

"的行为中，或表现在依赖性的攻击中，或表现在对被视为可耻的贫困的无形适应中。

因此，这个问题与我们 "限定 "或 "取消 

"这些行为的方式有关：要么我们将它们同化为 "d-

系统"（清道夫系统），就像上次战争之后那样，要么我们将它们纳入犯罪行为的范畴

。在所有情况下，都会出现基于 "取消资格 "判断的压制行为和基于 "受害 

"判断的援助处于危险中的人的行为之间的困难过渡问题。我们可以参考警察或地方当

局的困难，他们经常不得不在寒冷季节 "驱赶 

"住在这样那样地方的无家可归者（无论是否有唐吉诃德的帮助！）。驱赶无家可归的

人很有趣，但也很可悲，即使我理解执法人员以及政治家的担忧。如果个人很难有效

地对抗他或她是否是受害者的排斥，重要的是看他或她如何使用他或她的内部资源（

复原力，控制和批判性反思情况的能力，应对或积极管理压力的能力，等等）。但是

，对于那些想要帮助他们的人来说，同样重要的是要看到他们得到的或可以得到的帮

助（外部资源）有什么效果：来自家人和朋友、熟人或负责接待和支持困难人群的公

共服务机构的支持。  

 

 

 

 

排斥和复原力 31 
 

 一个人被说成是有弹性的。  

       1.如果他们经历了一个极端的情况，一个具有高风险的功能障碍的事件，一个 

"虐待 "造成的高压力和一般的破坏性影响。  

       

2.如果她能够渡过这一难关，在没有对她的心理和社会发展造成重大破坏性影响的情

况下度过这一事件。这一点在整个人生中都是如此，因为发展不会在青春期停止！"。  

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对极端情况下的心理影响进行了最早的分析。在《生存》（1979）中，他

说："当我们突然被推入一系列的生活条件中时，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极端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旧的价值观和应对机制不再起作用，其中一些甚至危及它们本应

 
31我在此重复我们与玛丽-克里斯蒂娜-洛尔卡（Marie-Christine Llorca）为CREAI-PACA "排他性过程 

"特刊（2004年）中的 "Au fil du mois "评论所制定的内容，并做了一些修改。我要感谢Marie-Christine 

Llorca和Philippe Pitaud，他们负责这个问题（见Tap and Lorca 2004）。 



保护的生命......所有（我们）对死亡焦虑的防御措施突然同时崩溃，使我们陷入我所说

的极端情况，因为没有一个更好的术语"（同上，24）。因此，有弹性的人将是那个在

极端情况下幸存下来的人。贝特尔海姆在这个 "生存 

"过程中唤起了两个阶段，两个截然不同但又非常相关的阶段。  

- 

与极端的恐怖主义制度有关的原始创伤32，在当时造成了人格的退化，由于被剥夺了

支持而破坏了以前的社会生活。  

- 随后的影响，就脆弱性而言，对人的整个生活的影响。  

然后，幸存者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做出反应。  

• 1.允许自己被这一经历所摧毁，这种态度建立在无力重建自己的感觉上，建立在
内疚和被认为是不公正的感觉上："我遭受了这么多的痛苦，而且我还得为自己

辩解，为自己负责！"。 

•  

2.否认任何持久的后果。这个人并不否认所经历的历史事实，但他/她否认、压

抑或压制一切可以与当前影响相联系的东西；他/她拒绝了必要的个人重组或不

可避免的关系、公理或文化重组的想法。这个过程可以是有意识的（否认）、

前意识的（否认、压抑）或无意识的（压抑）。  

• 3.挣扎着保持意识，努力应对对他来说最可怕的层面，并能够重新整合（重组）
自己33。  

 

在我们看来，这些过程似乎适用于许多情况34，特别是那些与排斥有关的情况，无论其

形式如何。在这种危难时刻，生命的意义和目的被强加在相关人员的意识中。仿佛我

们只有在苦恼的时候，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才会担心人生的目的和身份的意义。正

如贝特尔海姆（1979）所指出的，这种探索将使我们能够理解我们的苦难的真正意义

，或者顺便理解别人的苦难，因为 

"一旦人们相信苦难的状态是可以逆转的，而且它肯定会有一个结束的时候，最糟糕的

苦难就会被软化"（同上，15）。如果生活失去了所有的意义，这个人就会觉得自杀是

一个致命的解决办法。但自杀的诱惑最常与绝望的呼救联系在一起，以引起他人的回

应，重新获得自己生命的意义，如果与他人的爱和帮助联系在一起，这是自杀的唯一

解药（即使这个人逃离和拒绝这种帮助）。事实上，可以认为，在他或她的一生中，

这个人面临着多种问题，必须管理或克服多种冲突。这些冲突甚至有利于他或她的主

观能动性（作为一个没有被征服或被异化的主体）和他或她的个人能力，以做出选择

，通过项目为自己定位，为自己的困难赋予意义。当然，我们不能忘记，这个人是在

社会环境中生活和进步的，这些社会环境包括他们的规则体系（制度）和宣传和谐或

对立的价值体系（文化）。换句话说，社会结构携带的意义是由文化作品、信仰体系

和对世界和生活的解释所合法化的，人将适应、转变或拒绝这些意义。同样，社会变

化必然影响个人变化。分析这些动态联系很重要（Esparbès-

 
321943年，贝特尔海姆发表了一篇题为《极端情况下的个人和群体行为》的文章，开头写道："作者在德

国两个最大的政治犯集中营--达豪和布痕瓦尔德度过了大约一年的时间，时间跨度为1938-1939年" 
33这里应该指出，贝特尔海姆说的是精神整合（或重新整合）。但整合的定义同样适用于个人系统和社

会系统。当然，变化的是系统的性质、子系统以及运作和调节的模式。 
34将被排斥者的生活与贝特尔海姆提到的集中营囚犯的生活相比较，似乎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他自己曾

在两个这样的集中营生活过）。但是，情况的极端性不仅取决于客观条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还取

决于人体验这些条件的方式，并增加了情绪和感觉（焦虑、压力、不公正和不可忍受的感觉），这些情

绪和感觉会使他或她窒息，促使他或她逃离这种极端的体验，无论是在内部还是外部。 



Pistre和Tap，2001）。主体和机构的不断对抗，在前者和后者之间激起了真正的 

"重构"（Baubion-Broye, Malrieu and Tap, 

1987）。这里不仅有互动或交易，而且有互惠的结构化或解构。在一篇题为 

"复原力或为生命而斗争 "的文章中，精神分析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塞尔吉-

蒂塞隆（2003年）与复原力的概念开战，他将复原力与美国人心目中的生命斗争联系

起来。弹性，因为它与 "自主的自我 

"有关，根据达尔文的概念，将是一个有利于最能干的人成功的例子。然而，在美国人

看来，成功等同于美德。作者对复原力的概念提出了三点批评。  

     1 

这是很模糊的，因为它掩盖了人为应对创伤而形成的防御的脆弱性。心理阻力会以一

种不可预测的方式发生变化。复原力是 "永不稳固"。 

     

2.复原力也掩盖了旨在对抗创伤后果的各种防御机制。有些机制旨在肯定个人的选择，

而其他机制则相反，强调对他者、对群体的无条件依赖。  

     3.复原力涵盖了创伤的适应过程，它可以使 "前受害者 

"和他或她的随行人员受益，也可以使当事人受益而牺牲他或她的随行人员。救赎的神

话也就不远了，"有弹性的人被认为已经克服了他的痛苦的黑暗部分，只保留了光荣和

明亮的部分"。 35 

但成功克服创伤并不意味着所有仇恨的痕迹，以及对施暴者的暴力回报都消失了。社

会联系的回归可能 

"无限期地麻痹了潜伏在受挫人格深处的怪物"。作者最后明确指出，对创伤的抵抗感

兴趣的精神分析学家（费伦西、安娜-

弗洛伊德、温尼科特）放弃了将更多来自环境而非每个人的心理潜能的现象归入同一

术语下。有几位作者提到，同样的心理过程在道德或社会方面可以导致最好或最坏的

结果。Malrieu 

(2003)表明，个人化的过程也在一个党卫军中起作用，他离开了他以前的状况，在他的

法西斯主义承诺中找到了社会价值和个人一致性的手段。此外，精神分析学家和精神

病学家Michel Hanus在其题为《La résilience, à quel prix?Survivre et 

rebondir"(2001)分析了人们在面临困难情况下的复原力的例子，特别是儿童，他们不仅

没有崩溃，而且似乎在这些磨难中发展了真正的抵抗能力，甚至是成就感。这些观察

的意义在于表明，每个人都有隐藏的资源，可以在这些创伤性的环境中被调动起来，

最坏的情况永远不会被确定。"然而，我们不应低估潜在的情感创伤的现实，它还没有

愈合。因此，在复原力方面，我们就像在身份认同方面一样，面临着一个自相矛盾的

概念，它包括多种含义，但却引入了一个主要问题：即对人、心理过程、态度和人类

机制的信任或不信任。我们可以决定，人类灵魂的深处是 "畸形的 "或 

"自然是好的"，受害者可以成为刽子手（通过与侵略者的认同）或重复他或她的受害

情况。在侵略者/受害者/复原者三部曲的工作中，意味着接受一种复杂性，每个人都不

是全黑全白，每个人同时都在寻找爱、权力和认可，个人故事与社会联系和自恋过程

交织在一起，不可分割。我们也不能把社会心理过程与与价值有关的感觉的性质以及

这些价值（科学、伦理、审美、法律和关系）之间的动态关系分开。关于这一点的结

论，应该指出，必须考虑到普通公众对复原力概念的兴趣。从根本上说，它被认为是

对希望的呼唤。"如果那些经历过极端情况的人没有被它们摧毁，那么我也可以希望，

 
35这最后一句话引入了对摩尼教的批评，摩尼教的基础是复原力：胜利者--受害者，黑暗力量--

光明力量，这种摩尼教在《星球大战》类型的电影中直接被明确化了！这就是摩尼教。 



可以看到隧道的尽头。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幻觉，使我们活着。但这必然要通过

预期和项目的实现来平衡。  

 

排斥和外部资源：社会支持  
 

     

个人可以通过他或她得到的社会支持安排来补偿损失的客观情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基于社会支持（或关系社会支持）概念的研究提供了关于网络功能属性的信息，并关

注对个人有意义的网络，即对主体具有象征性和情感性意义的社会群体：这些网络是

用来做什么的，它们在困难的情况下是否真的有帮助，它们是否可以使用，或者人们

如何使用它们？  

    

主要网络（朋友和家庭）是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它是微观社会和宏观社会之间的一

个中介空间或缓冲空间36，通过它，个人可以融入社会，并由于网络的信息和规范支持

而建立自己的身份。它起到了空中飞人的网的作用，使其在遇到困难（疾病、失业）

时避免被二级（社会）网络接管。社会支持的概念意味着每个人都需要在社会上得到

良好的安置。他或她的网络必须充足，配置良好，结构合理。出现的问题是良好网络

的定义。社会行为者的主要支持网络的存在似乎更具有决定性，如果它发挥作用，如

果它给予面对社会问题和风险的能力。排斥或边缘化的病理影响可能发生在这些网络

中，因为 

"社会主体的这些最小单位应被视为其问题和解决方案的承担者"。正如当被疾病或失

业贬低的人不能再保持他们在一个涉及平等或互惠的系统中的地位时，网络可能 

"不再回应"。Donati（1994: 83）强调了正式和非正式网络之间的联系。"正式-

非正式的组合对于社会关系的正常运作似乎越来越重要"，从而强调了个人关系的必要

社会调色板，这些关系从亲密的亲密关系到更松散和更遥远的机构关系，每一种关系

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看来，对网络提供的支持的挪用是一个更大的战略整体的一部

分，个人将或多或少地成为受益者，或根据他或她的需要专注于某一类型的帮助。社

会支持的效果确实被赋予情境的意义所调控。我们已经证明（Tap和Vasconcelos，2004

）37，有一些社会心理机制可以解释工作无保障的不同影响。关系网络中的邀约和登记

模式既能告诉我们这个人重视的活动领域，也能告诉我们社会关系的制约或资源功能

。(Cazals-Ferré, M.P., Llorca, M.C, 2002) 

。一些战略侧重于关系纽带的重要性，而淡化工作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提到工作

只是略过了，因为工作在目标的层次中被放在第二位。使用所有的网络，亲密的、友

好的、形成性的和专业性的网络，将正式和非正式的联系结合起来，不断支持过渡情

况（失业），这并不被视为一种断裂。这种社会支持的概念隶属于缓冲模型（Cobb 

and Kasl, 1977, Cohen and Wills, 1985）。这个模型认为，社会支持对健康有间接影响。  

 

自尊和社会支持之间的联系，作为打击排斥现象的一种手段  
 

事实上，社会支持只有在满足面临特定厌恶情况的人的需要和期望时才是有益的。此

外，只有当压力源的强度很高，并且 "接受者 

 
36这就是 "缓冲 "效应。例如，见Plancherel、Bolognini和Nuñez，1999。 
37在这项法葡集体研究中（图卢兹/科英布拉），我们表明处于不稳定状况的人和没有社会经济困难的人

之间存在心理和社会心理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像我们假设的那样强烈。 



"认为问题的特点、支持的类型（情感、物质）和来源（家庭、朋友、同事）之间的一

致性时，支持的行动才会有效。然而，在某些情况下，社会支持非但没有起到 "调节 

"作用，反而倾向于导致压力和攻击性反应的增加。根据38Nadler和Fisher（1986）的说

法，西方社会要求人们是无懈可击和自给自足。它从自主和竞争的 "积极 

"模式中激励人们。于是，在学校里，寻求帮助就被认为是无能和不足的证明。当然，

这种影响过程可以通过教育、教学和关系方法来反击，以不同方式引导帮助关系。但

是，当个人已经系统地学会将他的个人尊严、自尊与任务联系起来时，当别人想给他

支持时，他会感到自己的尊严受到质疑，个人价值受到威胁。然后，作者对比了两种

观点。第一种，即经典的脆弱性观点，假定一个自卑的人不敢求助（--

策略）39；反之，一个自我形象良好的人，会发现求助是很自然的（++策略）。在第二

种情况下，相反，一致性的观点，自我形象好的人将感到受到他人帮助的威胁，并会

避免请求帮助（+-

策略）；相反，自尊心低的人将把他人视为上级，向其请求帮助是很自然的（-

+策略）。这四种策略在现实中无疑是存在的。它们也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相互跟随，

这取决于他的生活时期。Nadler和Fisher提到的两个概念（自尊和一致性）是任何身份

认同的两个主要维度：积极性（自尊、个人价值感）和统一性（一致性、连贯性）（T

ap, 1991, 

1993）。然而，在面对排斥时，会出现身份危机，这往往有可能转化为针对自己或他

人的暴力。总之，应该指出，身份总是在心理与社会、自我与他人的夹缝中得到管理

，即使人们想孤立自己或被迫这样做以逃避不可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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